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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出现的“X不了一点”这一构式，强调“X”所指程度的未达成性，带有一定的主观被动色彩。

本文基于构式语法理论，考察程度表达义构式“X不了一点”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的演变过程，发现该

构式的演变包括内在联系紧密的“X不了”结构、类推糅合的生成机制、“移位”背后的认知优选等变化。

“X不了一点”构式是在模因复制传播和经济性原则等内部因素，以及语言特区和语境吸收等外部因素

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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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nstruction of “X cannot be a little bit” has emerged, emphasizing the incomplete-
ness of the degree referred to by “X” and carrying a certain subjective and passive color.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the degree expression seman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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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X cannot be a little bit” from a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to a rhetorical construc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evolution of this construction includes changes such as the closely related “X cannot” 
structure,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analogical blending, and the cognitive preference behind “shift”. 
The construction of “X cannot be a little bit” is formed under the joint action of internal factors such as 
meme replication propagation and economic principles, as well as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language 
specialization and contextual absor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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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X 不了一点”作为新出现的一种表达式，频繁出现在各类交际语境中，逐渐在日常交流中形成“X
不了一点”的高频主观化表达。如： 

(1) 容貌焦虑？焦虑不了一点！(BCC 语料库) 

(2) 有趣有趣，根本就是藏不了一点。(BCC 语料库) 

(3) 这次是真的理解不了一点了……(BCC 语料库) 

(4) 批不了一点，欲望都市大衣美的我直接原图出。(BCC 语料库) 

(5) 这都是什么，根本谈不了一点。(BCC 语料库) 

(6) 我算是看明白了，宋木子安静不了一点！(BCC 语料库) 

上面各例中的“X 不了一点”与传统程度表达的偏正结构“一点 X 不了”有所不同，“一点”位于

整个搭配的末尾作程度修饰，结构类型和语义关系都发生了非常态的变化。我们认为，“X 不了一点”

这种新兴的结构表达式是常规语法构式在一定的修辞动因推动下演变而来的修辞构式。 
Goldberg (2006)将“构式”定义为，“当一个结构是形式与意义的配对，且形式或意义不能从其构成

成分或其他已有的构式中得到推测时，这个结构就是一个构式”[1]。“X 不了一点”构式由构件“X”、

“(X)不了”、“一点”组成，整体语义无法从已有成分完全得知，其基本构式义围绕“X”展开有关程

度表达的未完成性表述，强调整体语义的全量否定，附加某种消极无奈的情感，如“焦虑不了一点”、

“藏不了一点”、“理解不了一点”。 
刘大为(2010)从不可推导性将构式分为“语法构式”和“修辞构式”，“语法构式指的是任何一种可

从构成成分推导其构式义的构式，以及虽有不可推导的构式义，但已经完全语法化了的构式；修辞构式

指的是所有带有不可推导性的构式，只要这种不可推导性还没有完全在构式中语法化”[2]。陆俭明(2016)
则探讨了“语法构式→修辞构式→新语法构式”的动态演变过程[3]，因此，新兴“X 不了一点”构式的

发展可能存在特定的阶段性特征。 
当前有关新兴构式的研究颇为丰富，但涉及“X 不了一点”这一结构的研究并不多见，仍存在许多

问题亟待探究。因此，本文结合构式理论，从构式演变的角度研究“X 不了一点”这一结构的发展途径

和轨迹，进一步分析其发展演变的内在认知机制，最后总结概括出“X 不了一点”构式演变的修辞动因。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437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张馨 
 

 

DOI: 10.12677/ml.2025.134375 514 现代语言学 
 

2. 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的演变 

通过对大量语料的考察，发现“X 不了一点”在语言演变的过程中，打破了传统程度表达式的结构

方式，由原有的语法构式逐步演变为修辞构式。 
(一) 作为语法构式的“一点 X 不了” 
在传统汉语中存在以下变换式，如： 

a. 一点儿苦吃不了→吃不了一点儿苦 

b. 一点儿罪遭不了→遭不了一点儿罪 

c. 一点儿福享不了→享不了一点儿福 

上例中“一点 X 不了”可分析变换为“X 不了一点”，并将所修饰的名词性成分“苦”、“罪”、

“福”移至句末，这里的能性述补结构“X 不了”可加表示数量的修饰成分。李宇明(2000)在对现代汉语

量范畴进行分类时，根据量的特征及其表现方式，将其分为明量与暗量、实量与虚量、主观量与客观量

等[4]。“一点 X 不了”这一结构可以表示实量的数量成分，所谓实量即实际准确的量，量中不含虚说、

夸张的因素。实量又分为精确表述的确量和大概的具有一定模糊性、浮动性的约量，结构中的“一点”

便是表示实量的约量成分。同时，“一点”在表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了自身程度表达功能。闫亚平(2016)
发现，一部分“一 + 量”结构并不代表客观计量，而是用来凸显言者主观上的感受、态度、评价和意图

等[5]；李珍明(2002)、刘敏芝(2010)、徐华(2013)、史金生等(2022)探究了“一个 + NP”表达式，并指出

该数量词具有主观评价功能[6]-[9]。因此，否定性程度表达“一点不了”和“不了一点”是对主观消极性

评价语义凸显的再凸显，进一步强调了对事件的主观评价态度。 
“一点 X 不了”作为由表量延伸到程度表达的语法构式，其具体语义针对“X”可进行如下分类： 

a. 能力限制型(如“吃不了”)：表示客观能力不足。 

b. 状态否定型(如“好不了”)：表示主观判断或状态不可逆。 

c. 情感拒绝型(如“受不了”)：表达主观情感上的排斥。 

对比不同语义类型可以看出，能力限制型更易保留客观否定义，而情感拒绝型更易发展为修辞构式，

体现了“一点 X 不了”在演变为“X 不了一点”时的路径差异。 
确切来说，这里由“一点 X 不了”变换而来的“X 不了一点”是所要研究的“X 不了一点”这一构

式的原型形式，其动词与程度副词“一点”的搭配具有真值条件，两者所构成的整体语义表达处于常规

状态之下，不必借助推导就可对该构式进行理解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发现否定式构件“X 不了”只

有在表达主观否定时，才会出现“X 不了一点”的用法，其在语境中更偏向于表达一种主观意图的凸显。 
(二) 作为修辞构式的“X 不了一点” 
与原有语法构式不同的是，修辞构式“X 不了一点”的结构类型和语义关系都发生了不可推导的改

变，变量“X”的词性有所拓展，整个结构也在各类语境中承载新的意义与表达。 

(7) 这不加班的检讨，不仅加不了一点班，也检讨不了一点。(BCC 语料库) 

(8) 接受不了一点，2024 千万别考虑 QDII！(BCC 语料库) 

(9) 真的不会哄人……根本哄不了一点。(BCC 语料库) 

(10) 横冲直撞地指名道姓，委婉不了一点。(BCC 语料库) 

(11) 伤心不了一点儿。(BCC 语料库) 

(12) 这班值得平安不了一点。(BCC 语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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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中“X 不了一点”各式未经过任何变换过程，在形式上已经固定为“X 不了一点”的结构类型，

“一点”之后不带有其他修饰成分，多个成分组成一个完备的构式表达。同时，各组成成分所蕴含的意

义叠加后并不能推出它的构式义，具有不可推导性，需要根据特定语境进行理解。“X 不了一点”作为

具备主观程度表达义的构式形式，前三例中的核心变项“X”为动词性成分，“V 不了一点”具有【+被
动拒绝】的评价语义特征；后三例则为形容词性成分，“A 不了一点”更多的是【+委曲接受】的感叹语

义特征[10]。此外，还有少部分表示特定概念的名词性成分进入此构式，如“正义不了一点”、“智慧不

了一点”等。王德亮(2009)认为，构式的意义由词汇义和构式义相互作用而成，当二者之间发生冲突时，

构式会通过压制，在语义上限制该词，给该词增加一定的可能特征，使其获得进入构式的条件[11]。基于

构式压制理论，名词在进入“X 不了一点”构式中，受到了这一构式的语义压制，凸显名词自身所表示

的特定语义概念，从而实现词项意义与构式义的和谐。 
(三) 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 
1) “X 不了”结构的内在联系密切 
前文提到的“X 不了”结构可以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包括表示“不能……”或“无法……”，表

示“推测”，表示“X 不完”，表示“不需要”，不同的语法意义之间互有联系。这一结构的语法意义

既与“X”的性质有关，也和句中的宾语、主语以及相应语境有关。 
“X 不了”这一结构内在联系密切，结构之间存在平行性，如： 
 

 
 
上例中的“好”、“吃”、“受”互相平行，总结归纳出“X (谓词)不了”这一结构。虽然“好”是

一个一价形容词，不能带宾语，但“吃”、“受”等动词也有不带宾语的用法，如“吃不了兜着走”、

“受不了了”。“X 不了”结构的平行使用为后面的类推糅合演变作了铺垫。 
2) 类推糅合的生成机制 
沈家煊曾以“粉丝”系列和“海龟”系列的新兴词语为例，说明新创词语“实时”或“在线”生成的

一种重要机制是“整合”(见图 1) [12]。 
 

 
Figure 1. Classification of integration 
图 1. 整合的分类 

 
“整合”包括“糅合”和“截搭”两类，“糅合”又可以分为“类推型”和“非类推型”两类。而“X

不了”结构演变为“X 不了一点”正是类推糅合在其中起作用。 

a. 吃不了    b. 吃不了一点 

x. 好不了    y. → b. + x. 好不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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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吃不了”可变换为“吃不了一点(苦)”，再将“好不了”代入，经过类推糅合产生“好不了一

点”这类结构。而“好不了一点”这一结构产生以后，由于网络上的大量使用，这个模因得到大规模传

播。“吃不了一点 X”、“受不了一点 X”因此受到“好不了一点”的同化进而生成“吃不了一点”、

“受不了一点”等结构，从而进一步抽象出“X 不了一点”这一构式。新产生的“X 不了一点”构式在经

过类推糅合过后，已经不同于先前的“吃不了一点”这种形式表达，无论是“X”的可用范围还是整体的

语义表达，都已经有了新的蕴涵。 
3) “移位”背后的认知优选 
前文中的“一点”从“一点 X 不了”结构中的主语位置移动到“X 不了一点”结构的宾语位置，之

所以会发生这样的“移位”，可以考虑“移位”背后结构产生的认知优选。 
首先来看有关“移位”的其他例子，如： 

a. 向好莱坞进军→进军好莱坞 

b. 在中国登录→登录中国 

c. 跟女朋友约会→约会女朋友 

以上述宾式动词结构中的状语中心语移位作宾语，形成了新的“述宾式 V + NP”结构。这一移位可

以从当代汉语的“完型认知”入手，因为“主语”和“宾语”是比“状语”认知上“显著度”更高的完

型。如： 

a. 阿姨在市场买菜 

b. 小明在教室读书 

c. 老李在学校浇花 

上例中各事件可以进行一定的变换或省略，“买的”、“读的”、“浇的”可以指主语“阿姨”、“小

明”、“老李”，也可以指宾语“菜”、“书”、“花”，但一般不能指状语中心语“市场”、“教室”、

“学校”。所以“主–动–宾”结构式认知上的“完型”，在认知上要优于“状–中”结构。 

“主语”和“宾语”同样都是显著度更高的句法成分，“主–动–宾”结构是“完形”，而“一点”

之所以会由主语移动到宾语，“主–动”结构要转变成“动–宾”结构，是因为“一点都 X 不了”虽然

是个主谓结构，但是往往作谓语形成主谓谓语句，形成“主–主–动”格式，类似： 

a. (这菜)我一点儿都吃不了 

b. (他这脾气)我一点儿都受不了 

c. 这人一点儿都好不了 

而移位之后“X 不了一点”作谓语，形成的就是认知上更好的“主–动–宾”格式。因此，下例中

的“一点都 X 不了”原本与主语构成的“主–主–动”格式，经过认知加工后发生移位，进而产生“X
不了一点”和主语搭配形成的“主–动–宾”认知优选格式。 

a1. (这菜)我一点儿都吃不了   a2. 我吃不了一点儿 

b1. (他这脾气)我一点儿都受不了  b2. 我受不了一点儿 

c1. 这人一点儿都好不了    c2. 你好不了一点儿 

3. “X 不了一点”构式演变的修辞动因 

温锁林、胡敏(2016)认为，一个新构式的诞生总是出于特殊的语用需要和修辞目的而临时创造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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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需要带来了特殊的表达诉求，而修辞则给这种特殊的诉求穿上奇异的外装(独特的语法形式)，新构式

正是在语用和修辞的双重因素联合作用下被“临时”创造出来的。当不可直接推导且带有特定语法意义

的修辞构式进入大众的各类语境中，并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复制传播，构式自身的地位就建立起来了。 
而“X 不了一点”这类构式得以建构并克隆使用的原因包括模因的复制传播、语言的经济性原则以

及语言特区和语境吸收等。 
(一) 模因的复制传播 
“X 不了一点”这一构式产生的起因是《鹅鸭杀》游戏中，游戏主播暖阳回怼郭家毅的一句话，后

在媒体社交平台上大规模使用。何自然(2014)认为，模因(meme)是基于基因(gene)一词仿造而来，是从一

个宿主的大脑传到另一个宿主的大脑来复制传播的[14]。语言模因是携带模因宿主意图、借助语言结构以

重复或类推的方式反复不断传播的信息表征。由于说话人的心理意图影响和交流时的语境条件限制，语

言模因在交际双方或多方互动共鸣时得以复制、传播，最终形成了“X 不了一点”这一流行构式。 
语言模因的复制、传播过程包括同化、记忆、表达和传输四个环节。对于修辞构式“X 不了一点”

而言，先由《鹅鸭杀》游戏中，主播暖阳回复对方疑问，“你好不了一点”，这一非常规的表述引起了广

大网友的注意，继而仿制出各类语境下的“X 不了一点”。“X 不了一点”这一结构新颖简洁，以特殊

的表达形式和意义内涵扎根在广大受众的意识系统之中，在信息传递使用的过程中，人们也可以自主进

行记忆和加工。至此，模因“X 不了一点”就实现了同化与记忆两环节。在互联网等社会化工具的带动

下，“X 不了一点”构式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发展，被“X 不了一点”结构感染的人们开始大量仿拟“好不

了一点”，并对构式进行了重新组合与推广。一时间，“写不了一点”、“难过不了一点”、“看不到一

点”等多种“X 不了一点”的模因变体相继产出，“X 不了一点”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构式家族。最后，模

因在“X 不了一点”上完成了后两个阶段——表达和传播[15]。 
(二) 语言的经济性原则 
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强调语言交际的效率，也就是用最少的语言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使得人们的交

际更为经济省力。“X 不了一点”构式正是在这一机制作用下的产物。 
首先，修辞构式“X 不了一点”的结构形式较为新颖简洁，但却承载了相对丰富的构式义。该构式

由“X 不了”、“一点”两个构式成分组合而成，整体语义的表达具有抽象概括性。其次，人们在对话活

动中能够按照理解与语言的要求，以“X 不了一点”为基本框架，通过转换框架内的构式成分，产生新

的构式以备交流之需要，从而节约出更多的话语资源。同时，“X 不了一点”构式家族的形成也与当今

社会较快的生活节奏相适应，符合人的认知特征——记忆力、专注力有限，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效

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传统：“我一点苦都吃不了”→新兴：“吃苦不了一点”。 

传统：“这件事一点希望都没有”→新兴：“希望不了一点”。 

通过语料对比，可以看出“X 不了一点”比传统表达“一点 X 不了”更符合经济性原则，“X 不了

一点”通过形式简化与语义浓缩，实现交际效率最大化。 
(三) 语言特区和语境吸收 
徐杰、覃业位(2015)提出“语言特区”概念，将“语言特区”分为诗歌文体、标题口号以及网络平台

三种特区类型，并认为语言特区可以有条件地突破常规语言规则的约束[16]。“X 不了一点”构式则属于

语言特区中的网络平台类型，其自身具备打破传统语言规则的潜能。 

在日常会话交流中，交际对象通常具有自身的创新求异心理。尤其是媒体语用快速发展，虚拟交流

与日俱增，人们总是会挑选更为新颖活力的表达替代原有陈旧传统的语词。再加上自身的从众心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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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促进了新兴构式的传播发展。创新求异心理促成了“X 不了一点”这一构式的产生和传播，其创新

形式和衍生意义符合当前人们追求流行用语的交际需要，满足了人们的语用心理和需求，更能适应线上

相对受限的交际环境。 
随着时间的推移，“X 不了一点”这一构式不仅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还被带入到日常口语交际中，

成为人们日常对话中常用的语言形式。因此，日常对话和口语中对“X 不了一点”构式的使用，使该构

式不断地在新的场合和语境中得到重建，获得新的语义内涵。 

4. 结语 

结合构式语法理论和相关语料，对新出现的程度表达义构式“X 不了一点”进行探析，研究得出此

构式由语法构式向修辞构式的转变过程，分析其发展演变包括内在联系紧密的“X 不了”结构、类推糅

合的生成机制、“移位”背后的认知优选等变化，总结概括出“X 不了一点”构式的演变是在模因复制

传播和经济性原则等内部因素，以及语言特区和语境吸收等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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